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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风华

三十而励

良师益友
缘牵终生

■宋维远

寻行数墨话文缘
■邵定美

《瑞安日报》是我的良师益

友，我是她的读者和通讯员。70

年来，我不断得到良师的教育、

提携和益友的扶持、鼓励，缘牵

终生。值此《瑞安日报》复刊30

周年的良辰佳期，回忆难忘的往

事，重抒感激情怀。

初望大课堂门墙

1958 年，我在农村劳动锻

炼，很想把亲历亲见的新事、新

人、新气象报道出去，但又不知

如何下笔，便以报纸上的文章为

样板，照葫芦画瓢。间或有几篇

稿子在《瑞安报》（编者注：1956

年5月1日，瑞安县委主办了《瑞

安报》；因县域经济薄弱，《瑞安

报》于1961年2月被迫停刊）上刊

登出来，看到被报道单位的劳动

者受到的鼓舞，深感报纸宣传的

魅力；同时也在刊登后的文章与

原稿的对照中，窥见自己思想觉

悟、写作水平的不足，令人汗颜。

更从中悟出报道内容、主旨必须

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感到

写好报道首先要努力学习，提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强对

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认知。

我便把《瑞安报》看作自己

另一所进修提高的特殊大课堂，

把编辑同志作为心仪的师长，把

为报纸撰文的作者看作学长，自

己要当好报纸的小学生。经过

较长时间的摸索，逐渐望见了这

个大课堂的“门墙”，此生成为大

课堂的终身学生，直至晚年。

构筑新闻与“旧闻”的桥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调

到地方志单位工作，与工农业生

产第一线接触机会减少，给报纸

写的稿件少多了。

有一次，市委宣传部一位领

导询问我写稿少的原因，我以

“整天钻进历史资料的古书堆”

为借口，而他的一番谈心，让我

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如果你认

为现今你所接触的“古书堆”，是

瑞安的“旧闻”，与新闻“脱节”，

那么你所说的“旧闻”还不是瑞

安前人眼里的新闻吗？现在瑞

安的新闻，在将来瑞安后人的眼

里岂不又成了“旧闻”？新闻，

“旧闻”都发生在瑞安这同一的

空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都不

是瑞安历史长河中各个节点

吗？时下，只要我们把新闻与

“旧闻”之间构筑起互通的桥梁，

不就成为整个瑞安历史前因与

后果串联的整体吗？

这次谈心，启发我以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对待我的本职工

作和数十年与《瑞安日报》的缘

分。我便打起精神继续给《瑞安

报》富有地方特色且享誉温州报

界的专栏《玉海楼》写稿，还多次

被评为积极通讯员。那时，刚复

刊不久的《瑞安报》编辑部增加

和换上了一批有专业知识的青

年编辑，我的岁数比他们大得

多，但我仍认真当这个特殊大课

堂的小学生，与良师益友们一如

既往地为繁荣新闻事业而同袍

同怀地努力前行。

真理之树
在中华沃土里牢牢扎根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

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

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

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

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

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

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

有高度契合性。”这段话教育我

认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理论，共同涵养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新辉煌。

近年来，《瑞安日报》在践行

党的二十大精神做了许多创新

尝试，取得喜人的成绩，而未来

的征程任重而道远，作为她的长

期朋友和学生的我，虽已届九十

岁的垂暮之年，但仍受到莫大的

鼓舞，决心继续与这个特殊的大

课堂师友们牵手前行，发挥余

热，追赶时代的潮流，勇于响应

党的号召，执行党的命令，积极

学习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恳请《瑞安日报》这个特殊

大课堂继续收留我这个小学生，

我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华

文化自信自强作贡献。

在我的抽屉中，保存着两张珍

贵证件：一张是“人民警察证”，另一

张是瑞安报社制发的“特约记者

证”。从拼凑数百字的“豆腐干”破

案消息起步，到频频发表长篇侦破

纪实通讯，以及后来负责市委办综

合文字起草，《瑞安日报》在我初出

茅庐之际，引领我走上了与文为伍

的道路，让我跟“文”这个字结下了

不解之缘。

从小看着香港警匪片长大，对

除暴安良的正义使者化身——警

察，有着莫名的天然向往。后来，我

如愿以偿考上了公安院校，并且进

了学校散打队。勾拳摆拳，横踢侧

踹⋯⋯那段挥汗如雨的魔鬼训练日

子，让我们收获了全国公安院校散

打比赛团体亚军的殊荣。毕业后，

顺利进入了刑警队，但出乎意料的

是领导让我负责文字内勤。哦NO，

简直太憋屈了！于是，不甘寂寞的

我，24小时待命，全程随警出征：曾

经在104国道线仙岩段深夜伏击拦

路抢劫嫌犯，曾经在马屿镇一个小

山村破门而入擒获持枪绑匪，也曾

经亲手抓捕拿着针筒的贩毒分子

⋯⋯这些亲自参加的警匪鏖战真实

片段，伴随着战地记者般的笔耕墨

耘，都在报纸上定格成了人生中一

幕幕最美好的回忆。

都说警察是拿“枪杆子”的，而

我当了十余年的警察，实际上却很

少摸枪。加上实际工作的需要，后

来又先后负责全局文秘和宣传，手

里握的始终都是“笔杆子”。我自己

美其名曰：以笔代枪，向宣传要战斗

力。

还记得2004年7月那个月黑

风高的夜晚：歹徒在温州市区翠微

公园持刀抢劫致一死一昏后，驾驶

被害人车辆来到桐岭山，将其连人

带车推下悬崖！案发后，我组织宣

传民警第一时间在《瑞安日报》发表

消息呼吁市民协查。两周后，及时

跟踪报道公布嫌犯图像。三周后，

两名嫌犯在湖北落网⋯⋯此案历经

36天告破，我们在新闻与宣传之间

寻找服务侦查的最佳结合点，共发

表快讯、消息、纪实通讯、侦破纪录

片等63篇次。特别是一名群众根

据报纸信息举报嫌犯身份，为案件

侦破发挥了关键作用。随后我又整

理成《以笔代枪服务实战》一文，成

功入选公安部主编的教材《侦查经

典》一书。

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白

天参与侦查破案，晚上独自挑灯夜

战，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的自负感。如今回想，不禁哑然失

笑。然而，看着稿纸上自己的手写

体，一次次变成犹带油墨清香的铅

字，每天盼望着送报员的早点到来，

似乎成了一种少女村头盼哥归般的

丝丝牵挂。就这样，一路写啊写，一

路写进了市委办。

虽然同样是写文章，但是从新

闻到公文，体裁、写法是完全不一样

的；从公安到市委办，内容、要求也

是完全不一样。许多同行戏称，综

合文字工作是“熬夜当点心，批评当

奖金”。但是我想：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

记得我刚到综合科写的第一篇

稿子，是书记在市“两会”期间人大

闭幕大会上的讲话。写完交稿，书

记突然出现在综合科门口：“这稿子

谁写的？”我以为哪里搞错了，吓了

一跳说：“是我写的。”书记微微一

笑：“写得很好，讲话稿就是要这样

写！”后来，同事江松强对我讲：“邵

科长，书记一年到头也没亲自来综

合科办公室几次，大家认为写文章

没受批评就是最大的肯定，这回真

是破天荒啊！”

“笔头功夫”是行政工作的基本

手段，更是文秘人员的看家本领。

我始终认为，纯粹的文字技巧，终究

不过是一种汉字排列组合的游戏而

已。那好文章到底是靠什么写出来

的？有一次，市委办领导让我在“每

月一讲”这个平台上分享文字工作

经验。我总结了一句话：“好文章既

不是靠‘手’写出来的，也不是靠

‘脑’写出来的，而是靠‘脚’写出来

的。”同事们听完，哄堂大笑。

我解释说，用“手”、用“脑”、用

“脚”，是写出好文章必然经历的三

层境界。用“手”写文章，也就是“抄

抄写写，东拼西凑”的初级境界，借

用一首诗来作比喻，就是“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用“脑”

写文章，那是“冥思苦想，绞尽脑汁”

的中级境界，所谓“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用“脚”写文

章，则是“高瞻远瞩，脚踏实地”的高

级境界，即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因此，好文章是智慧的结晶、是

能力的体现，而文字技巧仅仅是这

种智慧、这种能力的一个载体而

已。所以，好文章不仅是用“手”写

出来的，用“脑”想出来的，更多的是

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知易行难。在市委办的四千多

个日日夜夜，正是我从青春年少到

风华正茂。回眸这段珍贵的岁月，

多少次，我们放弃假日连轴转；多少

次，我们日夜兼程通宵干；多少次，

我们搜肠刮肚苦苦想；多少次，我们

干得颈椎哗哗响⋯⋯有人说，写材

料是吃青春饭——“卖文卖字卖青

春”。我说，我们一往无前、永不言

弃，只为“尽职尽责尽忠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握拳、

到握枪、再到握笔，从文字、到文化、

再到文明，一直在变的是岗位，永远

不变的是初心。从事新闻宣传和综

合文字，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

搬弄排列三千常用汉字的工匠；研

究地方文化，我才发现文字承载着

文化，承载着古圣先贤的教化之道，

所谓文以载道嘛；负责文明创建，我

又发现文化弘扬起来就是精神，文

化沉淀下来就是文明⋯⋯

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

云乡。光绪年间，遥在姑苏城中的

俞樾，一时心血来潮写下了这副楹

联，寄给了隐居飞云江畔做学问的

孙诒让。两位顶级朴学大师，秉持

以学术求治道的淑世精神，都力图

从浩瀚苦涩的古文字堆中，研究圣

人微言大义的原始依据，希冀寻找

出救亡图存的济世良方，最终都著

作等身、学盖天下，同列“清末三先

生”。文字事已成，水云乡何在？

再回首，都说“一入文字深似

海，从此青衫染尘埃”。我说，或许

那是“一篙撑入水云乡，水曲云深万

壑长”⋯⋯回望来程，也曾执笔为

剑，一直与文为伍，渐渐恋上文字之

美。也许，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

诗和远方，一如五柳先生笔下的武

陵桃花源，何尝不就是魂牵梦绕的

水淡云闲之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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